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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厚明

功成名就之后

□古保祥

瓦 蓝

□王太生

天气与心情

□游宇明

勿让名声为缺失“站台”

□杞子

需要长刺吗

人生在世，谁不想建功立业、扬名出
彩？但功成名就之后，是妄自尊大甘沉
沦，还是常思不足自奋蹄，不同心态导致
不同选择，不同选择彰显不同格局。

2021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剖析了
重庆秀山县委原书记王杰案。王杰也曾
是一位有志青年，大学毕业后任乡党委
副书记，两个月后因工作表现突出提拔
为乡党委书记，他一度踏实肯干，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然而王杰的蜕变源自在别
人吹捧中自我陶醉。当上秀山县县长后，
围绕在王杰身边说好话的人多了，对于

“你很能干、有本事”“秀山建设得好”等糖
衣炮弹，他感到沾沾自喜。王杰坦言道：

“我那时觉得听到这些话比送我十万、二
十万都高兴。”阿谀奉承的美言犹如一剂
迷魂汤，让王杰放松了防线，丢掉了自律
和警觉，最终陷入吹捧者的“圈套”，逾越
了政商交往的底线，走向违纪违法的歧
途，从一个县委书记沦为阶下囚。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人类天
性中最深层的冲动就是“对被重视的渴
望”。一个人随着事业的不断上升，各种

诱惑和光环也会随之而来。但如果沉迷
于颂扬和吹捧当中，就容易在纷繁复杂
的环境中迷失方向，在鲜花掌声的奉迎
中误入歧途。无数事实印证一个道理：
人一旦安享吹拍，就容易傲慢膨胀，进而
迷失自我，即使能够风光一时，终究也无
法走得更远。

南宋著名史学家、《容斋随笔》的作
者洪迈在翰林院时，有一次为皇帝起草
诏书，从早晨一直到傍晚，才把20多件诏
书起草完。公务完成后，他在庭院间漫
步，碰到一个老人在花荫下休息，便和他
闲聊起来，老人问道：“听说今日文书很
多，学士一定很劳心费神吧。”洪迈听后
说：“是啊，今天起草了20多件诏书，都被
我完成了。”老人赞颂他说：“学士才思敏
捷，真不多见。”洪迈非常得意，骄矜之色
溢于言表，夸口说：“苏东坡大学士也不
过写得这么快吧！”老人先是点头表示同
意，接着不无惋惜地叹气说：“是啊，苏东
坡学士也不过如此，只是他从不翻阅检
查书册罢了。”洪迈羞愧得脸红，自知不
知深浅。从此他以此为戒，在向客人说

起这件事，形容当时的心情时说：“人不
可以自我夸耀，当时假如有地缝的话，我
就会钻进去了。”

《尚书·大禹谟》中说：“满招损，谦受
益，时乃天道。”心中总是自以为是，眼中
总是目空一切，就会陷于“鼓空声高，人
狂话大”的虚妄，犹如无形的枷锁捆住进
步的手脚。洪迈能以羞惭之心消除骄矜
之色，也是他成为一代文学大家的历史
必然。现实生活中，要坚持低调做人、谦
恭做事，善做浮名虚誉、自恋自大的“除
法”，多除包袱、除杂念、除庸俗之气，不
盲目高估自己的实力，不高估自己在别
人心中的位置，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才
能不断进步。

当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一生不可谓
不功成名就。然而88岁高龄时的他在鉴
赏自己年轻时的一幅作品时，发现自己
画功已大不如前，便每天深夜一笔一笔
地练习描红。儿子不解地问：“您早就盛
名于世，怎么想起描红这般初级的东
西？”他回答：“现在我的声望高，很多人
觉得我随便抹一笔都是好的，我也被这

些赞誉弄得飘飘然了，无形中放松了对
自己的要求。直到前几天我看到年轻时
画的一幅画，才猛然警醒——我不能再
被外界那些不实之词蒙蔽了。”

齐白石的这种“猛然警醒”，同样也
在提醒我们：人不可被功名蒙住双眼，找
不着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看不清人生
前进的方向；人不能在颂扬声中迷失自
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丧失应有的进取
心。存“自知之明”才能积“自胜之强”。
越是功成，越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找准
真实自我的位置，找到完善自我的起点，
才能避免“江郎才尽”的困顿和“仲永之
伤”的悲剧。

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刻
有七句名言，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
被认为点燃了希腊文明火花的却只有一
句，那就是：“人啊，认识你自己。”这也不
乏深刻的启示：人贵有审慎之念、谦逊之
怀、敬畏之心，任何时候都要“三省吾
身”，学会自警自察自审，越是功成，越要
有“知不足”的清醒；越是春风得意时，越
要有“不知足”的奋发。

一个人有名声是件好事。名声
与声名不同，声名可以源于炒作，名
声却依赖本事。人们尊敬真正的名
人，但尊敬的未必是你的地位，十之
八九是你的人品与才华。只是人在
某一方面有本事，名声非凡，并不意
味他事事厉害。这就产生一个问
题：有了名声之后如何对待自己的
缺点与不足？

两位杰出学者的做法或许可以
给我们启示。

1980年，陈寅恪的家人找到钱
钟书，想请他为陈寅恪的墓碑题写

“陈寅恪先生之墓”。陈寅恪比钱钟
书大20岁，算是前辈学人，同钱钟书
父亲与本人都有一些交往。钱钟书
虽然未必认同陈寅恪每一项研究，
但对其学问却是非常钦佩的。他自
然痛快地答应了。不过，他觉得自
己的书法虽然有一定造诣，但平时
写大字的机会不多，于是他在王羲
之、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家的书帖上
分别找到相应的字，一个个临摹。
练习了许多次，自己还是不满意。
他觉得自己的字太丑，必须回绝陈
寅恪家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
的字写得不是很好，平时写小字还
行，还能够凑合，但大字我确实驾驭
不了。陈先生是三百年之大家，我
恐怕贻笑大方，有辱陈先生英名。”
不久，钱钟书不敢题字一事就传了
出去，大家对他的睿智肃然起敬。

范文澜是中国当代顶尖的历史
学家之一，著有《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被誉为“新
史学宗师”，其研究注重第一手材
料，眼光犀利、剖析独到，极具深度
和说服力。范文澜先生深知自己长
期的兴趣在史学研究，行政才华并
未得到相应拓展，因此遇到邀他做
官的事情，一概谢绝。中国科学院

刚刚成立时，请他做副院长，范文澜
说自己没有行政能力，做副院长不
能称职，有关部门只好另选他人。
当时没有社科院，科学院成立四个
学部：数学部、化学部、物理学部、哲
学社会科学部，请他做后者的主任，
他依然没有答应。即使后来有关部
门做通他的工作，让他担任了中国
近代史所（又名中国历史研究所第
三所）的所长，他还是将处理行政事
务的权力交给刘大年，自己一心一
意带领助手编撰历史著作。

钱钟书与范文澜两位老先生所
从事的工作区别很大，一个研究古
典文学，并创作小说、散文；一个主
要研究中国历史，但他们获得巨大
名声之后对待自己的缺失却是一致
的：毫不掩饰，更不利用名声为之

“站台”。
一个人要做到不利用名声为缺

点“站台”，真的很不容易。人的名
声一大，耳边听到的几乎都是赞美
的话，这些好听的话有的可能是出
于真心的欣赏，有的不过是世俗的
吹捧。虚荣的人可能将吹捧当事
实，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只有明
智的人才能拨开迷雾，看到事情的
本来面目，明察自己的优势与缺失。

我们还得对个人利益保持适度
疏离。人是一种动物，是动物就必
须消耗一定的资源，不可能对利益
完全无动于衷。有的人不是不知道
自己在哪方面有缺点，只是对利益
的追逐动摇了他们的理智，使其作
出的抉择走到了名声的反面。消除
过度的利益之念，我们才会在乎羽
毛之洁白。

勿让名声为缺失“站台”，将自
己全部的时间、精力用到优势项目
上，一个人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发
出更大的光亮。

瓦蓝，听起来赏心悦目的称谓。天
空蓝，湛蓝，蔚蓝，透明蓝，像鸡蛋清那样
的纯，优雅、潇洒，有始有终，有凭有据，
蓝到了骨子里、肉里，炖到了锅里，让人
心驰神往，大快朵颐。

小时候家里的房屋有天窗，天空通
常有小鸟光临，晚上睡不着觉，便一直瞅
着天窗外的夜空发呆。巴掌大的天空
上，有星星狡黠，有月亮调皮，有银河无
垠，一碧如洗，毫无纤尘。那时候的天
空，就像一个鸭蛋，一碰就破了，而月亮
与星星是双蛋黄，以瓦蓝的天空为背景，
一唱一和间，天就亮了，梦就醒了。

想要观察瓦蓝，你需要早起，趁着万
事万物皆在休眠，趁着黎明蹑手蹑脚来到
人间，更趁着太阳尚处于打盹状态。此
时，一层薄暮尚镶嵌在东山上，而北边的
太行山上鸡鸣四起。瓦蓝来了，你千万要
小心翼翼，不要随便磕碰它的脆弱与敏
感，瓦蓝只送给善良的人、好心的人，还会
送给有审美情趣的人，它们存在短暂，却
是奇葩。整个世界氤氲在瓦蓝色的光芒

里，像铺在朦胧的江南水乡里，更如一首
少年时才写的诗，年轻茂盛帅气阳光。瓦
蓝适合生长故事，适合产生爱情，一世纪
的风花雪月，一辈子的健康和谐。

我坐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某处排椅
上，面对着百年宏伟的建筑发呆，这儿随
便某处都写着失落与哀伤。我碰到了粉
墙黛瓦，又遇到了几个假扮清人的粉色
宫女，光景变幻，世事流年，时间静止在
此时，像在等候某段荣光再现。刹那间，
我遇到了那种蓝，是太阳作用下的蓝，是
天空垂直下来的蓝。瓦蓝色的背景下，
避暑山庄突然平添了生气与力量，这是
一种通透的时尚，像梭罗在瓦尔登湖边
散步，更像法布尔看到了蝉，更如洪咨夔
高颂着“绿阴幕定蔚蓝天，庭户萧然有漏
仙”。山庄内一定隐藏着若干先贤，他们
通过历史的望远镜祝福着华夏苍生。

在江南，天空一般呈现两种颜色，一
种是天青色，等着烟雨，儒雅地在宣纸上
晕化；另一种便是瓦蓝，有炊烟作底，整
张画纸上一片安详。我躲在水乡周庄的

某处旧宅里，周庄穿着蓝色的上衣，青色
的裙裾，撑红油纸伞，有雨落下来，打在
蓝瓦上面，有一两处瓦片禁不住水滴石
穿的逻辑，跌倒在地上，一声脆响，像沙
漏断了沙。

收到朋友的祝福微信：您这儿的天
空瓦蓝瓦蓝的吧！

本来心事如潮，本来诸多不快，本来
为每天的柴米油盐和人间烟火烦恼，与
现实貌合神离，看到瓦蓝二字，突然间喜
悦涌上心头。瓦忘我地在屋顶挡风遮
雨，却依然保持着谦恭的性格；蓝是天空
的衣裳，是海洋的裙摆，是外太空的浩
瀚。蓝色，清纯大方潇洒，好想抓一大把
蓝，扔在尘世里，这世上岂不是少了诸多
烦难。

瓦蓝是床上的被褥，温暖的棉花遇
到柔和的身体，滋生梦想；瓦蓝是八段
锦，五颜六色，美且华贵；瓦蓝是景泰年
间盛行的珐琅釉，富贵奢华，光彩照人。

我宁愿一辈子睡在瓦蓝色的夜空
下。

自然界，长刺的植物与动物委实不
少。

植物里有木本的刺槐、山楂、海棠、
胡禿子、酸枣、花椒，以及香橼与枳实等，
有叶上长刺的枸骨、刺柏、两面针、十大
功劳，有阔叶草本的大蓟以及细叶草本
含羞草，有木质藤本的金刚刺藤、金樱
子、荼蘼、营实，也有草质藤本的葎草、茜
草，乃至水生植物里的菱角、鸡头米，就
算是莲杆的上头，也长满利刺。尤其是
沙漠植物，无论是高大的仙人掌或者是
稍许低矮一些的仙人球，几乎全都长满
尖利的刺，否则难以生存。

动物世界也是同样，诸如哺乳动物
中的豪猪与刺猬，爬行动物里的鳄鱼、棘
皮龟，还有鱼类中的汪刺鱼、鳜鱼、沙鳅、
河鲀。海洋里带刺的动物就更多了，石
头鱼、红斑鱼、老虎鱼、海胆、刺参、鲀、鲎
……可谓不胜枚举。实际上，绝大多数
的鱼类，甭管它是咸水鱼还是淡水鱼，背
鳍还不全都是像笙一样的，依靠二层薄
膜包裹而形成的一排尖锐利刺？

其他许多昆虫的身上同样也长刺，
常见的譬如松毛虫、毛辣虫、洋辣子，还
有各类蜂子的尾部往往藏着一枚会伸缩
的利针。这些刺，有的软而有毒，有的硬
而扎人。当然，也有的仅只是用来摆噱
头吓唬人而已。

凡是生存竞争越是激烈复杂的地

方，比如沙漠、海洋、丛林，通常生物长刺
的可能性也会大一些。说起来，这刺可
都是生物在其缓慢进化过程中所形成
的，最为无奈与被动的保护方式。也只
有完全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那些地球生
物，才会想到利用刺的保护了。

那么在这世间，长刺的人是否存
在？应该说是不太会有。因为相比之
下，人类生活在整个地球生命食物链的
顶层，自然也不再需要用表面长刺来加
以保护了。而且，当真在身上长满了刺，
也依然逃不脱被同类吞噬的危险。人类
早已不能再用其外表长刺的简单方式来
加以自我防御了，而是必须依赖由其内
心的智慧和理性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
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体制，以及那一份对
于世界万物的泛爱之心。

平素国人所谓长刺的人，那也仅只
是一种浅薄无聊的调侃而已。说某人如
何难弄如何傲慢，如何难以交往相处，最
后就不妨将其称为：犹如身上长刺一般。

植物之中，野草莓长刺是不让你去
摘，玫瑰花长刺是不许你去采。金樱子
更加敏感，不仅枝条叶缘长刺，连果实表
皮也都长满锐利的刺，目的依然还是不
让别者去接近触摸。当然，植物所采取
的这些措施，防的也只可能是动物而绝
非人类。人类若想去采摘，那根本就防
不了。譬如越地百姓早就知道，这金樱

子可是一味难得的补肾壮阳的好药材，
秋后摘来泡酒成了寻常事。

动物里长刺的一类，情况也是同
样。譬如豪猪与刺猬，那一副全身长满
利刺的行头打扮，防的也只可能是狼咬
虎吞而非人类。虎狼的行为属于动物本
性，而人类的行为却早已超脱了动物本
性，所以防不了人。甭管你如何在身上
长一些尖利的长刺或短棘，看上去再怎
么诡异可怕，人类照样也能把你猎杀了，
然后拔取长刺作为宫廷美女固定发髻之
用的长骨针，或者剥离棘皮烘干了以备
王者诸侯利尿壮阳的大补药。

凡是长刺长棘的生物，生存条件必
然比较艰难。应当明白，它们的刺与棘
仅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主观上根本没有
任何对抗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意思。所以
人类不可以一直这样肆意妄为下去，以
至于给地球上所剩无几的那些生命“雪
上添霜”。

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人
类不在外表长刺，反而倒是经常会在体
内长出骨刺来？这现象显然不合理也不
利于人类生命的继续存在，恐怕也非为
了满足生物被动式自我保护的原始需要
了。所以看起来，总像是一种现世报式
的自戕之举呢？

“今朝清晴可喜”是民国文人沈启
无书简里的一句话。老沈这个人挺逗
的，他遇上好天气，心情愉悦，就赶紧
写信告诉朋友，分享他的快乐，天真又
风雅。

可能是一觉醒来，此时晨曦初露，
四野清新，太阳从东窗映入，连日阴雨
停歇，遇到久违阳光，心里高兴，估摸
着想约请几个老朋友，一道聊天吃茶。

这样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该洗的，
要洗一洗；该晒的，要晒一下，于是，抱
被晾阳台，或者干脆扛被下楼去，找个
地方，摊开晒太阳。

还要出门去买菜，沾着露水的清
蔬，买一堆马兰头，一堆豌豆头；一堆
苜蓿，一堆小茴香。这几样嫩草头，碧
绿莹莹，素炒两盘，口中咀嚼，有清气，
配得上这样的好天气。

好多雨天不曾做成的事，清晴可
喜的天气里，应该去做一做。出门拜
访朋友，朋友不在，空留小屋和一本随
风翻动纸页的书。和煦阳光吹拂，老
旧小屋旁，一树辛夷，姗姗生动。

浅夏访友，我曾经推崇两种方式：
一是简衣鹤步，拎两瓶老酒，提一篮黄
澄澄的枇杷果去看他；若是对方不在，
就陪他门前摇曳的花儿坐一会儿，这
两种方式，在我看来，都清晴可喜，抑
或可爱。

一个人遇到好天气，沈启无就赶
紧摊纸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把好天
气带来的好心情以及感受，告诉别
人。这件事情是雅的，风雅之极！

我就想起住在别的城市的友人老
杜。春天，老杜打来电话说：“这几天
气温适宜，早晨起来，望见窗外的花都
开了，远近高低处有一层淡淡的雾。”
恍若看见他顺着古城墙河坡往下走，
走到城河边，站在木栈桥上，看刚爆芽
的芦苇和碧清的水。老杜虽没有像沈
先生那样，极富耐心地坐下来写信，他
打电话，把清晴可喜的感受，用另一种
方式表达。

手写年代的雅致，一个人把遇上
好天气的舒心顺畅，还有心情，写在信
签上，然后寄出去告诉另一个人，可
见，他对这一天生活开始时的色彩、明
暗、温暖、湿度、气息是满意的，并且充
满期待。好多事，有信心和耐心去做。

“今朝”，吴方言，嗲嗲的江南腔
调，流露出对凡俗生活的一种欣喜。

有时这样想，不妨将它设定为雨
天，情境则变成“今朝落雨可喜”，只要
心情舒畅，一切皆不成问题。

雨，是春天的桃花细雨，水丝落在
桃花、梨花、杏花上，落在小河涟漪里，
打湿发丝，让人想起“小楼一夜听春
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或是一个飘雪的早晨，同样是一
夜的好睡眠，清晨起来，心情不错，发
现下雪了，而且是下了一夜的雪，天地
俱白。厚厚的雪，把路和树枝都遮白
了。因为是当年的第一场大雪，便有
人开心地出门去。于是，明代张岱在
湖心亭赏雪，唐代郑綮骑驴看雪，“思
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好大的雪啊，

鹅毛大雪，雪落在平头百姓的肩头、驴
子的睫毛上，不禁感慨：“今朝下雪可
喜。”

好天气，是两个人坐在暮春的紫
藤花架下对弈，紫藤花一嘟噜、一嘟
噜，倒垂而下，光影落在脸上，花香惹
蜂舞，清新雅致，人闲花瓣落。

好心情，是夕阳西下，古旧的农家
小院，家人闲坐，炊烟袅袅，晚餐的小
桌上，一锅清粥和一碟小鱼咸菜，四周
静谧高远。

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还要遇
上几个眉眼温柔的人，要一朴素的青
砖小院，或有小木楼，楼上凭窗向外
看，阳光清澈，叶片透亮。

好天气，是空气清，清澄、清澈、清
纯、清明，绝无半点浑浊。这样说来，
居所旁最好有小树丛、小竹园，空气清
新，能看到好远的地方，看清匆匆走过
行人的脸，清新、凉凉的空气，有薄荷
味。

好天气，是前提，不可缺少。必然
是天气晴好，也无风来也无雨，风和日
丽，春和景明。

清晴可喜的天气，心情熨贴，先在
窗下写几个字，或画一幅画；适宜雅
聚，几个老友，好久不见，坐在临水小
餐馆，质朴的桌椅，家常土菜，目光交
流，谈笑风生，水郭酒旗风；可读书、郊
游、会友、闲看……一切那么随喜。

好心情，大都与天气有关，在早晨
油然而生，低头有爱，抬头看见美好。

开花，不见得能结果。其间的差别
在于授粉。这说的是植物，其实人也如
此。于人而言，人生之中也少不得授粉。

读书是一种授粉。读古书，隔着时
光长河，与古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以
古人之粉，授于今人之心。明古，才能知
今，进而自知。一个只知眼前寸光而不
知古往今来的人，往往只看得到面前的
锱铢之利，却不懂继往开来，最后难免因
小失大。

读今人之书，是以他人之粉，授于己

心。一人的见识有限，长期在一个人的小
天地中，难免有坐井观天之虞。读他人之
书，是取他人之有，补己身之无，两两相
授，取长补短，才能不断拓展自己的眼界。

职场中，也少不得授粉。当独食的
虎，不如当群猎的狼。一人之力，终究有
限；众人之力，合则无穷。提升自身的能
力，固然重要，但若仅止于此，恐怕也走
不了多远。合作，取有补无，这是一种人
际间的授粉。个人能力，可以让自己跻
身更高层次的合作圈子。但懂得合作，

学会授粉，才能让能力与努力，在开花之
后，结出果实。

亲人，朋友，还有恋人，也得学会授
粉。

一段关系，未经授粉，则泾渭分明。
你是你，我是我，两人之间楚河汉界，互
不相犯。看似貌合，实则神离。两人都
坚持百分百纯粹的自我，不愿意为了对
方而改变。结果，身在曹营心在汉。表
面是一道儿过的，实际上则各有各的生
活。这样的关系，脆弱而极易遭到摧

折。一旦风吹雨打，难免各走各的路。
授粉，是一种两相融合的过程。愿

意在一定程度上迁就对方，改变自己。
双方都是如此，于是久而久之，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一段关系中，任何一方都
带着另一方的影子，这便是授粉的结
果。坚持自我，同时也不忘关注对方，形
成一段关系健康发展的态势。认真经
营，便能开花，亦会结果。

人生在世，要学会授粉，才不至于空
有花，而无果。

□郭华悦

授 粉


